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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四十载  难忘母校情

○翁蓓华（1974 级力学）

翁蓓华学长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

代人。在我刚进入青年时，就因“文革”

辍学在家，两年后的1968年，按“四个面

向”分配工作。我是个初二学生，分在上

海汽轮机厂当炊事员。五年后的1974年9

月，被单位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成为工程

力学系热物理专业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8年1月毕业离校，在上海电气集

团所属的上海汽轮机厂、上海互感器厂、

上海风力发电机公司三家企业前后工作了

44年（其中三年半在清华读书），到61岁

正式退休。今年已66岁。

2014年4月，是我们热4班入学40年，

师生欢聚在上海搞了系列活动，我是临时

召集人，活动结束后还为“清华校友网”

写了报道。2018年将是我们毕业四十周

年，我们将返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忆

往事，不禁思绪起伏，感慨万千。 

入校时不可回避的政治背景

我们的经历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40年前正是在“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背

景下，我们是喊着“上大学，管大学，用

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入学的。学

校的大权由迟群、谢静宜把持着。从表面

上看工农兵学员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老

师是对立面。其实从个体情形来看，我们

每个人都是吃苦耐劳、谦虚谨慎、渴望学

习，是基层单位群众十分信赖、层层挑选

出来的好青年。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努力

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到了1975年，刘

冰同志主持工作，清华开始脱离政治运动

的风口浪尖，从那时起，学校的学习气氛

开始浓厚起来。 

老师教书育人                 
奠定我们做人做事的准则

能进入清华学习，我们算是那个时代

的幸运儿。那时学校的教学管理还没有恢

复应有的制度规范。2014年，我们的班主

任顾毓沁老师，帮我们班去学校查阅当年

学生的档案资料，结果仅查到入学卡片，

没有所学课程、任课老师、学习考核成绩

等档案资料。但是，我们遇到了最好的老

师，受到了那个时期罕见的最好的教育。

在那段特殊时期，我们的老师一方面要面

对严酷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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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他们怀着培养祖国

接班人的崇高师德，排除政治干扰，满腔

热忱、想尽办法开展教学。2014年我们入

学40年聚会，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俞昌铭，

特意把40年前的教学笔记一共七大本带到

现场。他生动地讲述专业基础课从课时安

排、教学提纲、辅助微分方程模型、阶段

性总结和自己的教学体会，回忆讲解给我

们听，使我们深受感动。

40年前没有教材，老师就自己动手编

写教材并亲自刻钢板，外委油印、装订。

当时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经过老师的广

泛调研，确定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老师

与我们不仅没有隔阂，而且结下了更为亲

近的师生关系。开门办学时，师生不但教

学在一起，吃住都在一起，聊也在一起。

政治运动袭来时，我们互相理解，患难与

共。在我们离校时，老师为了在政治上保

护学生，为我们写毕业评语时，在政治表

现一栏，都笼统地填上“在学校只参加一

般的政治活动”。

以后的几十年，我们这些工农兵学

员，没有辜负老师的培养。在建设国家的

各个岗位上，尤其在毕业初这段时间，各

行各业的技术队伍青黄不接，我们努力作

出贡献，得到重用的机会。回首四十年，

是老师的教书育人，奠定了我们做人做事

的准则。我们要感谢学校，感谢老师给了

我们一副翱翔的翅膀。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增强我们的才干

1974年初，我们班的专业从“热物

理”改成“热工自动化”，到北京郊区

昌平县首钢公司红冶钢厂开门办学。对我

们学生来说，在工厂可以投入项目实战，

再到学校实验室补充教学，从感性上升为

理性，再指导实践，会快速增强我们的才

干。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些从开门办学学

到的本事，为日后从事这方面的技术工作

奠定了基础，造就了我们深入实际摸爬滚

打的做事风格。

记得开门办学下工厂时，无论老师

还是学生都配备了统一的装

束：小马扎和工作服，每天每

个人到厂必须穿工作服，带小

马扎。小马扎不坐时拎起绿色

背包带可随身携带；工作服是

一种深蓝色再生粗布制作的，

洗的时候还要褪色，穿在身上

皱皱的。在工厂要找个能上课

的教室也很困难，往往换来换

去像打游击一样。然而，艰苦

的条件并不影响老师的教学投

入和我们的求知热望。我们坐

着小马扎，上完了施学喻老师

的“高等数学”、朱德忠老师

的“电子学”、俞昌铭老师的

2014 年 4 月入校 40 年，热 4 班师生在上海聚会。前

排左起：邓艳秋、顾毓沁老师、张风格、刘少梅、俞昌铭

老师；后排左起：王庆英、李志信老师、王新绥、谭东元、

陈敏、翁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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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和热工基础”、顾毓沁老师的

“调节原理”等课程。

记得赵继英老师还将一台重油烧嘴拆

开作为教具，给我们讲解容积式重油烧嘴

的工作原理。赵老师对着实物讲解，怎样

把油从腔室里挤压出去，通过眉毛槽控制

流量，风是怎样雾化油的，风油配比，怎

样达到完全燃烧。俞昌铭老师又把一个蝶

阀拆开，告诉我们风一般为紊流，在管道

内流量不是线性的，蝶阀的动作也很难做

到线性。

据俞昌铭老师回忆，我们当时到红冶

钢厂开门办学，工厂方面是相当欢迎的。

工厂将刚落成的职工宿舍毛坯房，推迟分

配给职工，让我们学校师生入住，并保留

很长一段时间。厂方欢迎我们全面介入工

厂的节能减排、热工仪表自动化系统安装

调试及设备技术改造。记忆中，我们主要

在一车间（汽车弹簧钢轧制）与三车间

（钢锭开坯），一车间，利用大修对加热

炉风、油管路全面改造。林文贵老师负

责风路，俞老师负责油路。印象深刻的

是，当完成大修新油路投入运行时，油

泵压力表上打出的3个大气压的数值与我

们老师事先设计计算的值完全一样。俞

老师记忆中，还指导过孙恒茂关于风路

上蝶阀的设计。给三车间加热炉做过热

平衡测试，组织十名学生在加热炉各岗

位跟班实测数据，汇总写成报告。这项

工作得到红冶钢厂上级单位首都钢铁总

公司的好评。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对油路系统、风

路系统、烟道炉压控制、喷嘴执行机构联

动装置（记得是肖卫平同学设计的）等，

从设计图纸到实施，一直到整体调试全程

参与，整套自动化系统交付使用后效果很

好。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才从红

冶钢厂撤回学校。 

母校培养的能力                
努力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能源装备产业是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毕业后我在上海电气集团所辖的发电设备

制造工厂，先在热工计量室，后来到质量

保证部。我先后在火力发电制造厂、风力

发电制造厂、输配电设备制造厂带领过质

量保证团队，也参与过秦山核电厂的设备

制造。上海汽轮机厂与德国西门子合资

后，我担任德方质保部长的助理，我的工

作得到这位上司的高度评价。每当用户对

产品质量有质疑或投诉时，我们就必须在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去调查产生质量问题

的原因，并快速组织处理，使用户满意，

为企业挽回声誉和损失。内部管理还有大

量的跟进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强烈

的责任心，敏锐的洞察力，细致和锲而不

舍的工作作风。

  1997、1998年间，我担任质量检查

处副处长，我接管该项工作前，射线探伤

室有一个遗留问题十多年得不到解决，

有一个“钴60”放射源和一个“铯137”

放射源报废后留存在屏蔽室内，工作人员

对放射源的泄漏心有余悸。我了解后，就

与上海废弃危险品处理中心取得联系，并

打报告给厂部，申请处理费用。那天我担

当现场指挥，与探伤人员一起齐心协力，

终于将这两个废弃放射源运送到专用车箱

内被运走。这事完成后，广大的探伤人员

包括住在附近的居民，无不拍手叫好，说

我做了件得民心的好事，具有“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其实，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到大家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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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是大事，若长期推诿扯皮下去，群众会

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呢？ 

2007年至2013年，我到了一个新能源

领域工作——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该企业负责风力发电机整机设计制

造，现场安装、调试、投运，直至交付全

过程。对我本人来说，长期积累的工作经

验应该是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由于我们

的机组都安装在风资源较丰富的内蒙古草

原，华北、华中、东北、云南的丘陵和近

海的滩涂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对机组是考

验，对我的体力和精力更是考验。为了把

质量管理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掌握第一

手资料，我出差跑现场的次数就得比别人

多。由此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反馈和建议

就更有价值。我的工作理念是：为年轻的

风电公司探索，为后来者积累，心甘情愿

做个铺路石。因此，2009年我荣获“上海

电气集团优秀干部”的称号。

40年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

这40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40

年。退休后，我在社区党支部，继续发挥

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正能

量，并乐此不疲。习主席在《堂堂正正一

辈子》中写道：“你有能力时，决心做大

事。没有能力时，快乐做小事。做事讲诚

信，做人讲良知。私心膨胀时，欲望要节

制。你有权力时，就做点好事。没有权力

时，就多做点实事。没有余钱时，做点家

务事。你动不了时，回忆开心事。人这一

辈子都会做错事，尽量避免做傻事，坚决

不能做坏事。堂堂正正一辈子！”这已成

为我的座右铭。

2017年12月29日于上海

我坚持 因为我喜欢
——一个水利系毕业生 30 年的江河情怀

○魏永新（1983 级水利）

别称“三湘四水”的湖南有“湘、

资、沅、澧”四条大河，我的家乡就在

美丽的资水河畔。从小，我就被资水千姿

百态的身姿所深深吸引：她婉约着、洒脱

着、呜咽着、奔腾着，百折不回，浩浩荡

荡，时而如处子般温柔，时而如醉汉般狂

躁。那时，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在

主宰这神秘莫测的水涨水落？江里的龙王

爷何时能还给我被他吞噬掉的小伙伴儿？

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

学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在校七年，水利

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雄壮的

旋律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
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
乡。露宿峡谷和山岗，遍赏神州的风光，一
旦修好了水库电站，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背后是灯火辉煌。我们
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毕业时，尽管出国、去政府机关、银

行业、房地产业成了许多同学更为“明

智”的选择，但各方面条件都名列前茅的


